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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当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说
1
 

 

程映虹2 

 

   

民族主义是当代中国众多意识形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端，但是迄今为止的有关讨论还没有触

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个民族主义中包含相当强烈的种族主义因素。种族主义在中国似乎从

来不是一个问题：由于难得和其他肤色的人种大规模交流，中国人的种族观念向来淡薄，中国人

本身就是西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中国国内复杂的族群关系限制了学术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认为民族和种族问题是由阶级问题派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种族主义与中国无关；

中国一向支持世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等等。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在

中国似乎成了例外。  

概括来说，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概念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产生，但进入大众话

语，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 1980 年代早期，主要借助于大众传媒和娱乐的兴起。毛泽东时代

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一种全能型的意识形态，它把中国人分解为各种“分子”，个人的身份建立在

阶级论和与政权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文革之后，“革命”话语被“强国”

话语取代，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中国人”认同的基础。由于缺乏对种族主义的敏感，在这个过程

中，一些种族主义的观念乘虚而入，不但混杂在民族主义中，甚至还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经

过 30多年的发展，这个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话语。它用“两黑一黄”(黑

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和“炎黄子孙”来定义“中国人”，不但使用的是生物学的标准，而且相信

这个种族来自一个单一的祖先，其血统的纯洁性亘古未变；它把产生这个“种族”的自然环境神

秘化，在黄河和黄土地与“黄皮肤”之间建立了联系；它讴歌“血”和“中国心”这些既原始又

有生物性的观念在维系“中国人”身份中的作用；它在原来只是民俗学意义的“龙”的基础上虚

构出一条“神龙”，作为这个种族的图腾和受到神佑的象征，甚至自命为“龙的传人”；它把几

十万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活动过的猿人作为今天中华民族的“祖先”，让人相信“我们”早在

人类演化史上就与众不同，用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最后，它用种族主义的观念来解释中华

文明为什么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系统地延续下来的文明。这些种族主义的言说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系

统的文本，而基本上是分散地表现出来的，尤其通过通俗文化、媒体文字和网络讨论，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在学校教育中。它们合在一起对大众意识有着强烈的影响，并一直被误认为是民族主义

甚至爱国主义。 

 

“黄种人”和“黄”——种族主义最直白的宣言 

   

                                                        
1 本文刊载于《文化纵横》2011 年 4 月刊。 
2 作者单位：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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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的种族主义因素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流行文化中。谢霆锋的《黄种

人》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 /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 /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

要让我闯 /一身坦荡荡到四方 /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从来没有医不好的伤只有最古老的力

量 /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载着顽强背上东方。 

这种具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歌曲不但有人大声唱，而且受到热捧。谢霆锋的一个 DVD 专

辑介绍《黄种人》是“宣扬新一代民族精神的励志歌”。一个自称“华夏的盾牌”的网民为《黄

种人》作了修改，因为《黄种人》是数年前为庆祝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而创作的，时过境迁，

要“由申奥的内容变为炎黄子孙版”从而永远唱下去： 

源自女娲造人的黄 /还是在从前的华夏 /所有历史褪后的黄 /其实夕阳仍在我身上 /传承

三皇五帝的血 /还是我们黄金的人类 /所有迷失在天下的黄 /就让我来给他名状 /黄种人来到

地上 /挺起新的胸膛 /黄种人走在路上 /天下知我不一样 /越动荡越勇敢 /无尽世界让我开拓 

/一身坦荡荡到四方 /三百年终于等到我出场!……黄种人 /走在路上 /天下知我最疯狂 /越动

荡 /越勇敢 /大地印着我的黄 /一身坦荡荡 /后土在下 /看我如何杀四方。 

谢霆锋演唱的歌词中“五千年终于等到我出场”在这里被改为“三百年终于等到我出场”，

想来是要说明中国只是在近三百年落后了，现在要索回这个领先地位。歌词说明作者具有相当的

历史和文化思考，文字表现力很强。这两首歌的歌词中不但弥漫着种族主义的杀气，建立了以黄

为美的种族主义美学观，而且表现了和种族主义有密切联系的男性沙文主义。 

谢霆锋的歌把自 1980 年代以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政治文化现象推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地步。这

个政治文化现象就是在许多海外华人歌星作品中直接或间接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观念，它的开端

是台湾歌星侯德健创作的《龙的传人》在大陆的流行。 

 

“龙的传人”：1980 年代 种族主义话语的开端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这两句歌词 1983 年在大陆开始传唱时，

引起的是一种震撼的效果：原来爱国歌曲可以赞美人的种族生理特征!今天流行文化中所有那些

有关肤色、发色、眼睛的颜色（其实多数中国人眼睛的颜色不是黑色而是褐色）、血统、祖先，

并把这些和土地河流等等联系起来的种族言说，都是步这首歌的后尘。这两句歌词的种族主义内

容既强烈又简明，它不但假定“中国人”千百年来保持着纯种，赋予“中国人”一种神秘的高贵

的优越性—龙的传人，而且在含义上把“中国人”的历史延续这个社会文化过程归因于种族特性，

还表达了这种种族特征永不改变的信念。 

 《龙的传人》的由来是 1978 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刺激了台湾

当时以炎黄正统自居，视大陆为外来政权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时是大学生的侯德健创作了这首歌

曲。歌词是：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百年

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多少年炮

声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巨龙脚底”指的是台湾，因不是在大陆，不能自称巨龙。“百年前”的“巨变”实际上表

达的是美国和台湾断交后的悲愤、孤独和励志。“姑息的剑”原来是“洋人的剑”，指的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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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个西方世界对台湾的“背叛”，因台湾当局顾虑过于“刺激友邦”，在审查中要求改成“姑

息的剑”。“姑息”在当时台湾语境下可以理解为西方对中国大陆的“姑息”。“巨龙擦亮眼”

可以理解为对谁都不能盲目相信，要自强自立。和后来那些东施效颦、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打

造”出来的“爱国歌曲”相比，侯德健这首歌创作于台湾本土政治危机的关头，是自发和真诚的，

歌词和音乐都有相当的感染力，被台湾地区官方利用来鼓励台湾的民心和士气。后来，《龙的传

人》很快就在大陆传唱开来，并正好赶上中国民族主义多年来第一次自发的表现。1980 年代初，

中国在一些体育赛事中创造了成绩，尤其是中国女排和亚运会金牌第一，为浩劫之余觉得自己处

处落后的中国人提供了精神激励，而《龙的传人》为这种民族主义增添了表面上是历史的实际上

是种族的因素。 

  歌曲中的种族因素迎合了寻找一个超越政见、历史纠葛和党派之争，能包容所有“中国人”

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因此，一首有反共背景的歌却在大陆走红，人人都为自己是“两黑一黄”的

“龙的传人”而自豪，为台湾青年人创作出如此心向大陆的歌而欣慰，很少有人问一声“四面楚

歌是姑息的剑”和“巨龙巨龙你擦亮眼”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侯德健本人很快发现，在台湾狭隘

的大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教育下，像他这样的青年竟然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并非“两黑一黄”的

中国人，这是他 1983 年第一次去西北看到少数族群时受到的震撼。后来，他公开向所有不是“两

黑一黄”的中国人致歉，宣布把“两黑一黄”改为“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 

《龙的传人》中表达的种族主义言说后来又被这首歌的原唱者李建复的侄子、台湾歌手王力

宏发展了。王力宏出生于美国，在那里长大，后来回到台湾，现在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在大陆演唱。

他对《龙的传人》做了以下增添：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 /野火呀烧不尽在

心间 /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 /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 /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别人土地上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是对原歌词中的种族主义因素的发展。“龙的

传人”假定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神秘神佑永恒不变的种族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

认同，但这一认同还和“土地”、“江河”相联系。侯德健虽然在台湾，但台湾自视也被视为中

国，所以他可以说“巨龙脚底下我成长”；但王力宏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离“龙”十万八千里，他

怎么说自己是“中国人”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土地江河和离“龙”的远近在决定“中国人”的

认同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的“血统”，这就是“龙的传人”的本意。只要你血

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你在任何地方出生、成长、受教育、成家立业、宣誓成为公民，你

的文化和族群认同都是“中国”。种族主义的要害就是血统高于一切。 

从侯德健的创作到王力宏的修改，《龙的传人》清楚描绘了种族主义言说在大陆流行文化中

发展的主线。这条主线也是其他海外歌星走红大陆的路线。张明敏唱红的很多“爱国歌曲”，有

着强烈的种族色彩：“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

国印”（《我的中国心》）；“一把黄土 /塑成千万个你我 /静脉是长城 /动脉是黄河”（《我

们拥有一个名字——中国》），“中华血源根脉相连 /同根同宗的姐妹兄弟 /顶天立地的华夏同

胞 /炎黄祖先的子子孙孙 /中华家园我们共同创造”(《根脉相连》)；长江浪黄河水啊，太阳照

得万丈光，照得东方之珠闪闪亮。黄皮肤黑眼睛啊，凝聚万千古的力量，东方之珠依然放光芒。”

（《东方之珠依然闪亮》）。 

在其他海外歌星的演唱中，只要歌曲内容涉及国家民族，汉种族特征就是唯一最“动人”（即

最煽情）最有力的言辞，通常都置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背景之下，衬托出中华民族外加的苦难

和固有的美德，倾诉累积的民族怨愤，彰显种族的抱负和期待。例如“五千年的风和雨啊 /藏了

多少梦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不变是笑容 /一样的泪 /一样的痛 /曾经的苦难 /我们留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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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血 /一样的种 /未来还有梦 /我们一起开拓”（刘德华《中国人》）；SHE 唱的“好聪

明的中国人 /好优美的中国话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2010

年央视春晚演唱的《龙文》则把种族特征和道德品质相联系：“黑发黑眼真善良 /先人是炎黄 /

子孙血一样。 ” 

海外歌星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如此具有种族色彩，是因为他们的国籍或者成长背景都和中

国大陆无关，他们是成人后再回到“祖国”的，因此，在种族——即血缘和外貌特征——意义上

的“中国人”身份和更抽象的“中国心”和“血”等等，就成了这些海外明星能够把自己和大陆

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最强固的纽带，在表演时极度放大，成为传统和特色。用这样的“爱国主义”

来进入和立足中国大陆的文化市场，可以说是“爱国主义的朝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海外歌星

看起来比大陆歌星远为“爱国” 的根源，它反映了大众文化时代意识形态和文化市场之间的关

系。他们的“爱国”情感是否真诚，外人难以也没有必要去评判；但他们借助强烈的种族主义语

言在大陆文化市场上的亮相，无疑为种族主义言说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提供了捷径。 

 

《河殇》和种族主义言说的发展 

   

1994 年英国《中国季刊》有一组围绕 1988-1989 年南京学生反黑人示威谈中国种族主义的

文章，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otter）写了一篇文章《种族身份在中国：背景和意义》。文章

提到《河殇》，认为作为 1980 年代中国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大众文化产品，这部电视系列片反映

了中国人潜意识中的种族主义观念。冯客引用了《河殇》一段话：“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

条大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

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河殇》中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达。例如“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

民族是黄河孕育的”。“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 它仿佛让人相信，

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这些说法，放在中文语境下很平常，因为中国人已经

习惯了，但一翻译成外文，人们就会追问：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一个民族的种族生理特征并把它和

自然环境相联系呢? 

所谓种族主义，是说一个种族或者族群在社会和文化（不是体质体能）上有特殊的品质（或

者缺陷），这种特殊的品质既来源于特定的（往往是未经混杂的）生理构造和遗传，也在特殊的

自然地理环境下孕育、发展和维系，因此是别人无法借鉴和模仿的。种族主义不但相信所谓人种

的决定性作用，也相信环境的决定性作用。对“黄河”和“黄土地”的这种讴歌，很难不让西方

人想起德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德意志土地”的赞美。而人种和环境之关系在种族主义言说中

往往又是被神秘化的，试图让人们相信这个种族或族群之所以优秀（或低劣），是冥冥之中被决

定的，地域的选择就是一种神秘力量的恩赐（或诅咒）。中国的爱国主义言论中常常出现的一个

说法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不坠，就是因为我们有源于同一祖先的炎黄子孙的凝聚力，有奔

腾的黄河和深厚的黄土地，有龙的庇佑。这样，对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理性讨论就被偷换成对种族

生命力的非理性信念了。 

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其实早就超越了所谓“炎黄子孙”、“黄河”

和“黄土地”这些一元论的神话，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种族、族群、地域和文化上的丰富性

和多样性。但通俗文化和媒体宣传（甚至一定程度在学校历史教育中）中一元论更有市场，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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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符合“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更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因此对普通人的思想观念有更大的

影响。 

《河殇》是 1980 年代中国知识界文化热和学术论政的高峰，不但在当时，后来也引起过激

烈争论。《河殇》批评中国文化传统，主张通过改造制度和文化心理完成融入文明世界和实现现

代化的百年任务，创作动机毫无疑问是爱国的，但也是种族主义言说第一次以“爱国主义”历史

阐释的形式通过大众传媒现身。在《河殇》对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尖锐批判的背后，潜伏着对中国

人的种族优越性的信念。这个悖谬是晚清以来就存在的文化现象。 

 

种族主义与“民族特色” 

   

从 1983 年《龙的传人》在大陆唱响“两黑一黄”，张明敏次年献上《我的中国心》到前两

年奥运热中唱遍中国的《黄种人》，种族主义的言说在海外娱乐明星的歌喉里由低沉婉约到高昂

豪放，由半遮半掩到肆无忌惮，由温文尔雅到杀气腾腾，由涓涓细水到“黄”流滚滚。这种种族

主义的言论在网络上得到更系统和彻底的表达，特别集中在“汉网”和其他一些网站。和对《黄

种人》歌词作修改的人一样，在这些网站上发言的人显示出相当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修养，对种族

问题和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有深入的思考，并从种族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做整体的阐述，而不是零

碎的意见。例如有一首“炎黄朝代歌”，用凝练的语言把中国历史概括为汉人统治的历史，最后

到辛亥革命“汉人重执政，灭日射天狼。今看天下汉，挥毫谱华章”。他们主张中华文明就是汉

文明，汉文明的核心就是汉血统。他们反对民族融合论，拒绝承认中华民族在族群和血缘上的复

杂性和多元性，甚至把中华文明是多族群共同创造的这个结论视为“汉奸言论”，把今日各地区

各族群之间移民和通婚现象的迅速增加看成“中华民族”的大患，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

种结构一旦破坏就是不可逆的，现在的美国就永远无法变成一个只有白人的国家!现在正是防止

中华民族混血化的关键时期。” 在他们看来，捍卫汉族血统的纯洁就是“捍卫中国文明!以保卫

中国将来的生存和发展!” 

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可以用被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亡国灭种”这四

个字来表达。而倒过来，今天则应该是“国强种盛”了，世界历史上有许多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合流或者同盟的例子，但是，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种族主义。美国社会学家 George L. Mosse

认为，种族主义不能单独存在，必须借助于民族主义，但是，种族主义虽然必须借助民族主义而

存在，它本身却是一种“全能性”意识形态，囊括的是人的“身体、灵魂和生活方式” ，一旦

时机成熟，就可能绑架民族主义。“如果民族长期一贯地强调自己的‘民族特色’，那么民族主

义和种族主义就走得很近了”。反过来，“如果种族主义建构出一个‘理想种类’，民族主义迟

早会寻找一种相应的‘民族特色’”。这些看法，对理解“两黑一黄”和“中国特色”之间的潜

在联系有相当意义。另一个对认识今日中国种族主义言说有启发性的观点是对“文化种族主义”

的研究。今日世界上公然用生物学语言和外貌特征来鼓吹种族主义的言论，已经不常见。但值得

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把某一个族群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上的一些特殊表现归因于其“文化”，

在实际表达中达到将文化“本质主义化”的程度：即不受社会和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这些“文

化特征”都会表现出来。这样，“文化”实际上成了“种族”的替代，因为它们都是先天的，不

可改变的。 

种族主义言说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但又跨越不同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通过流行文化和

网络交流，在中国大陆民间政治表达中赢得了相当空间，成为当今所谓“中国人”之认同和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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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一部分。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中，“两黑一黄”、“炎黄子孙”、“黄河长江”这些言说公然

把相当数量的族群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充满了大汉种族主义的霸主气息，然而很少有人挑

战这种毫无伪装的种族主义言论，或者意识到这是种族主义。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他们不知

道这是种族主义，他们以为这是爱国主义。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问题：当毫无遮掩的种族主义被

当作爱国主义的时候，也就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消亡之日。纳粹当年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它说

的是日耳曼爱国主义和雅利安民族主义，是净化和捍卫种族。日本当年也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

相反，它说自己是带领“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意大利人当年也没有

说自己是种族主义，他们说自己是古罗马的直系后裔、一脉相传，等了 1500 年，现在要恢复自

己昔日的光荣。 

某个族群的种族特征只是它外在的生理特征，和这个族群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兴衰强弱没有必

然联系。其次，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和多族群的国家，能声称自己的国民是“同

宗同祖”，“血管里流的是一样的血”，有一样的肤色、眼色和发色。即使是在被认为是“犹太

人”的国家的以色列，也有大量阿拉伯族群的公民。中国汉种族主义所讴歌和崇拜的“两黑一黄”、

血统、祖先、“神龙”以及被置于这个言说背景下的黄土地和黄河长江等等，用非理性的、原始

的、生物性的元素来定义“中华民族”，建立族群和国家认同，突出自己的独特性甚至优越性，

不但是种族主义，而且是一种粗俗和低级的种族主义。 

中国官方正式的政治语言从来没有吸收“两黑一黄”这类言辞来定义“中华民族”，而是常

常说“不以肤色论华夏”。事实上，早在“两黑一黄”这类言辞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质疑。

1984 年六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米暂沉就写了“提请注意‘炎黄子孙’一词的用法转

中央宣传机关参考案”的提案，认为“炎黄子孙”“是指今天的汉族而言”，不能包括少数民族，

不利于民族团结。198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答复说，今后在正式文件和讲话中应该用“中华民族”。

1990 年 3 月，江泽民说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反应，“可以研究在国内用‘中华民族’，‘中华儿

女’的词，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感召力”。所以，官方对“炎黄子孙”这个用法对少数族群的排

斥是很清楚的，认为在国内官方场合不宜使用，但没有限制这个用法在非官方的公共场合的使用。

从那时到现在，不但用“炎黄子孙”指代中华民族司空见惯，连“两黑一黄”甚至“黄种人”这

样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辞都广泛流行了。这种发展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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